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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愛情故事 

 在無垠星空下，有著無盡的愛情故事，散發著無奈唏噓！ 

 

 當時，我接到任命，務必要找到神秘生命『一』的下落，傳遞一項有關星空二紀

的生死存亡訊息。我跨越了幾個時空，來到祂逗留得最久的星系，不過途中遇到「黑地

」，擾亂了時空坐標的準確度，『一』已經離開小行星地球。在我重新調校坐標時，我

為我的論文「星空愛情比較觀」搜集資料，以下是我覺得非常特別的一篇記事。文中的

第一身「我」和第三身「他」，指的是原資料的記錄者和有關人氏，但其真實身份卻不

時轉換，是該星體一種古怪的記事方式，需要特別注意。 

 

、、、、、、、、、、、、、、、、、 

 

 

 教授又飛回老家去了。 

 我記得這是第八次啩！ 

 

 每年感恩節，當這個北方的國度剛剛開始飄雪，教授都會離開大學好幾天，乘

坐飛機回去遙遠的老家一趟。記得當時我還是他的學生，有一次在機場碰到他。打過

招呼之後，我順便問他是不是回去看親人。他拿起了行李，非常古怪地笑了一笑，然

後打趣地說：「我回去看女朋友啦！」那種笑容很古怪，我還來不及消化，他便已經拍

了我的肩膀一下，說聲再見，然後走過去他的登機通道了。 

 兩年之後，我拿了博士學位。但外面就業市場不太好，於是我決定留在大學裏

做教授的研究員。相處了這麼多年，老實說，我是覺得教授的舉止過份滑稽，還有點

傻兮兮的，容易惹人發笑，實在沒有一點正教授的味道。他的研究基金並不太多，但

卻足夠他在學系裏生存。 

 有一年的感恩節前夕，我臨時決定託教授帶點東西回去給阿繡，於是乘夜開車

到他家裏去。教授跑過來開門的時候，手裏還拿著一個不大不小的舊式相架，可能是

正在收拾行李而未能及時放下。相片是個很俏麗的女人。我立即就想起那次在機場相

遇的對話。 

 「那是女朋友？」 

 教授有點扭揑的應了一聲。跟著就帶領我轉身進入屋裏面，我還是第一次到訪

教授的家。想不到一個平日態度隨便，不太修篇幅的獨身中年漢子，卻可以把房子打

理得井井有條，乾淨齊整。棵顆 

 大家坐定了，教授瞪著一對小眼睛，似乎等著我拿出將要託他帶回去的東西。

但我卻很好奇，指著相片的女子，故意的問道：「什麼時候請喜酒了？」可是我迅速後

悔我發出這個問題。教授的反應很可怕。他本來很專注的眼神忽然像被打散了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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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眼睛還是望著對方，但卻是空空洞洞，他臉色也變得非常的蒼白和苦澀，說話聲

音抖顫著：「這次回去談！」 

 我知道我因為一時好奇，挖到了教授愛情的創疤。我沒有再多說，快快從衣袋

裏取出要帶回去的東西，立即告辭了。教授一直送我到汽車旁邊，在蒼茫夜色之中，

我不知道他的神色是否已回復正常。上車時候他輕輕拍了我一下，平靜地說道：「這個

世界是很複雜的，是很複雜的！」 

 又過了兩年，教授拿到了一份豐厚的研究基金，得以擴大他的生物技術研究小

組。他需要一個副手，便從南部叫了一個舊同學過來幫忙。教授叫他做阿珠，是個中

年女人，身材高廋，說不上漂亮，但臉上時常掛著怡人的笑容。阿珠自然也是博學多

材。她老家在南部開一所大餐館，也許因為這個原因，她同時擁有一手好厨藝。相對

於教授，她非常好客，經常請我們一夥人到她家裏開大食會。由於這個原因，我可以

說，各同事之間的感情增進了很多，合作性也提高了。表面上毫無疑問阿珠是一個很

開朗的女性，她的笑容令人感到温暖，也令你覺得她對生命抱有熱情。 

 教授和阿珠的感情比其他人都來得要好。很多人亦覺得他們應該是標準的一對

。但幾年以來，傳言閒話雖然聽到了不少，但卻沒有任何真正喜訊。我並不會覺得驚

奇，因為我知道教授心裏有另外一個女人。但他們的年紀都已經不小了，我真替他們

擔心和着急。幾年前我就和阿繡成了婚啦！他們也應該有個著落呢！ 

 每年感恩節，教授依然會回去老家一次。他去看女朋友的事情再也不是甚麼秘

密。華人圈子偏多閒言閒語，他們私底下談論人家的私事，有人寄以同情和憐憫，但

有更多的人將之拿來作為笑柄。我心底卻對教授充滿著尊敬。能夠愛一個人這麼長久

，這麼深遠，我們還能批評個甚麼的屁呢！ 

 

 X   X   X 

 

 他又一次回去了。我真想陪他一塊去，順便探望海岸那邊的親人。但一想到他

是回去探望她，我內心就像蠶絲絞在一起。我的父母親說不明白我，其實就是連我自

己也是莫名奇妙，不能明白自己。我是在等候他嗎？ 

 他一直以為我是一個又積極又樂觀的女性，以為我臉上展露的那種笑容，是對

人生有所信奉和希望，就代表了我的人生觀和個性。可是我知道，那只 過是我身體

的一個部分，就如同手足一樣，自然地存在著，絕大部分時間沒有代表甚麼意義。他

心目中堅強的我，其實只是他塑造的一種錯覺。 

 那一年當她拒絕了他之後，我就出現在他的生命舞台上。這純粹是一種巧合吧

！有人叫這就是緣份。他最失意之時，臉上無時無刻不帶著笑容，從未嘗過人間苦難

的我無疑給了他很多鼓舞。另一個女孩子的關懷和陪伴扶住了他，令到他沒有因為她

的拒絕而完全倒下去。但是為甚麼自始起他就確認我比他堅強呢？他為甚麼從來就不

細心和好好觀察我，沒有嘗試發掘一下真實的我！只是盲目地信奉一種錯覺。是不是

他不敢這樣做？那會毀掉一個可以扶持他的實體？你會因為這點，而批評他是軟弱和

不能夠面對現實。她一定也是這樣想。但這個論斷顯然不公平。他就像一個被遺棄在

茫茫大海中的乘客，你可以叫他在尋到大陸前就遺棄唯一擁有的浮標嗎？你可以說我

為他辯護，但我為甚麼不可以為他辯護呢？我是最了解他的人，也最關心他。相識了

這麼多年，我知道他實在沒有渡過多少天快樂的日子。但他並沒有將過去的苦澀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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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間。傻兮兮般笑臉是他的標幟，待人誠懇得近乎天真。可是較為熟絡的人，

就不難從他所愛好的音樂和文藝之中，看出他心底有著悲涼和失落。有時聚會正在興

高采烈之際，他會突然說出一兩句傷感話語，然後當眾人錯愕之際，乾笑兩聲，補上

一両句漠不相關的笑話，再把剛才的話題帶回來。有些人會覺得他莫測高深，但多數

人會說他是莫名其妙。我想，不是因為她的緣故，他不會是這樣的啊！正如她所說：

「認識了你是我最大的幸運和福氣，但於你，卻是種悲哀！」。這句說話一語中的，事

實確是這麽樣啊。為甚麼命運安排得如此不公平哩？我真替他憤慨。這也就是為甚麼

我跟了他這麼多年，當然最重要還是我喜歡他。我不能夠完全填補他心靈上的空虛，

但總可以令他覺得有一個紅顏知己，一個真誠待他的異性。 

 他的人生充滿了波折。他是半個孤兒，由獨身和貧窮的阿姨橅養長大。兒時的

貧窮並沒有將他擊倒。擊倒他的是失敗的愛情，是他的她。曾經有一段時間，他面上

常有的滑稽笑容被愁眉苦臉代替了。就是這一個時刻，我走入了他生活的圈子裏面。

我實際上是他的小師妹，他畢業那一年，我進入了同系的一年班。我們在迎新營裏面

認識。他失去了她之後，誤以為我可以代替她，和我來往得很是密切。不過封建和保

守的老爹。看不起一無所有的讀書人，非常反對我們交往。他只好和我保持著一定距

離，而且一直保持到如今。現在父親大人可是非常著急了，但著急又有甚麼用哩。幸

好家裏香燈並不需要我去接，否則就是餐館小廝都會逼我去嫁呢！ 

 他又回去看她了。她這一次會答應他嗎？她這麼多年來都沒有嫁人，但又不肯

答應他，是個甚麼意思呢？他又是怎麼樣跟人家說的呢？ 

 

 X   X   X 

 

 下飛機的時候，風很大。秋天應該就是這樣。機場並沒有人接我。每一次我都

是靜悄悄地來，不聲不響的回去。這次去看她的心情是不是有點不同呢？我告訴自己

這應該是最後一次了。但我清楚記得去年我也是這樣跟自己說的。所不同是，今次我

跟阿珠也說了。她那時眨了一下眼，說不明白我是怎麼樣跟她講的。阿珠不會明白她

哩。其實我也不明白她啊！ 

 當我凝望阿珠，見到她已不再是當年開心俏麗的少女了。雖然臉上依然整天流

露著她那滿懷希望和熱誠的笑容，但只要注視她的眼神，實在並不難發掘出那深藏著

的愁緒。每次我都感到愧咎。那一天，這種感受達到頂點，我可能是衝口而出說：「這

是最後一次了！」。 

 老實說，沒有阿珠，我早就倒下去了。而沒有今天的光景，也就沒有可能一年

一年地等了她十多年。這種苦候對於吊兒郎當的我是自討苦吃，但對於阿珠，卻是犧

牲了少女青春的一種奉獻。這得是最後一次了。 

 深秋陽光特別暖人，我站在那裏，望著那個小農場。我並不急於進去。我想，

她終於有了自己的小農莊。她幾時要一個家庭呢？我並不奢望我是這個家庭的一分子

，而祇是希望她決定要一個家。我並不相信她這麼多年來過得快樂和開心。一個女人

沒有家庭會快樂嗎？這真是我難以接受的一回事。這個居所遠離塵墟，她是怎麼樣度

過每一個漫漫長夜？ 

 最是討厭聽到緣份這兩個字了。它對人類的感情關係立下了魔法般的規條，全

無理性可言。不過每年我至少會聽到一次，還是出自我深愛著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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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我們只是『有緣無份』吧！」 

 最初，我也只好相信她這種講法。後來看到她始終沒有去嫁人，我又不相信，

不甘心。可是近這幾年我是誠心地相信了。她始終沒有嫁給別人，我們不就是有緣無

份哩！我內心真是很氣惱，有一次氣得我走過去將她整個人推倒在柔軟的床上。 

 『有緣無份』，這幾個叫人詛咒的字！ 

 一陣北風吹亂了頭髮。習慣用手指將它撥得整齊。看到指間多了幾條白髮，心

裏想，也許不應該這麼早就生出來吧！ 

 

 X   X   X 

 

 這兩天他是一定會回來找我的。一年來一次也沒有甚麼所謂吧！我們一定會有

幾天歡悅的時光，雖然終於是填補不了他離開時的失望和空虛。但他也已經經歷了十

六次，這十七次相信也沒有甚麼大不了。 

 如果說我不喜歡他，那我就也不會和他發生了這麼纏綿難解的感情。累得他白

白地等候了十六年。但終究喜歡一個人不就一定要去嫁這個人。我這輩子是不會嫁他

了。十六年前這樣說，今日也不會改變。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更是一個非常好的說話對象。但卻不是一個女孩子的好

愛人。至少我有這種想法。 

 或許是我最初的表現令他產生了永恆的錯覺。以為我是一個屬於靈性的女孩子

。錯解了就錯解了，我也沒有甚麼所謂，沒有必要去抖正。他不懂得從相處中了解和

發挖真正的我，總是他做錯了！聽我的語調，好像是很輕視他。那並不是事實。他有

一種高尚情操，表面上你看不出來。我可是很尊敬他。不過對人冷冷，不著緊，就是

我的性格，也不盡只是對他如此。好多想和我要好的男孩子以為這是我對追求者的策

略，我也一笑置之。不過他是不會這樣想。 

 我只是一個小學畢業生，真是難得曾經有這許多有學問的男孩子都嘗試靠近我

。或許就只是因為我漂亮吧！當他們發覺單向的熱情並不能將我暖起來，他們也只好

情難捨般遠離我。我也不惋惜。只有他這個人，老老實實地嘗試了十六年。十六個年

頭，真是好長一段歲月！天啊！但為甚麼我總不能夠被他暖起來呢？也真是莫名其妙

。 

 說我從來不緊張男孩子，也不盡是事實。我也曾經想愛過一個人。為了這個可

愛的人，我深深傷害過他。令得他急急忙忙離開了這個家鄉，遠遠避開了我。不能怪

他，他既然不能忘記我，也不能夠得到我。相見只會傷心，不避之則吉，也就是沒有

智慧了。那天我真的非常抱歉，離別的時候，我沖口而出說道，認識他是我最大的福

氣，但對於他而言，卻是種不幸。似乎這句話語，令我安安心心過了十多年而沒有時

常覺得有負於他。在今天來說，他固然是吊兒郎當，我也是獨守閨中，両雙無欠。不

過，外面的人則說，這只是他求之不得法門，我還是在等他呢。事實上卻是，我找不

到最愛，而他則是專心一致等候我嫁給他，或者嫁給另外一個人。 

 有一次，他有一點氣惱，將我推倒在床上。是那一年我可記不起來了。當時的

那一刻我就想，算了，就跟了他吧。那一刻的思潮真是很奇怪，好像飛到了一個遙遠

莫名的地方，在另一個不相關世界的角落。不過思考迅速回到了現實之中，回到了我

那一間清淡簡撲的小房間裏面，他依然是「呆呆」地望著我。我發覺從來沒有見過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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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眼神，也並不了解，但卻是我最感到興趣的。 

 望著一個熟悉人影從遠而近向我的小房子走過來，不能說沒有感到溫柔和暖吧

！ 

 我坐在窗前的安樂椅上，懶洋洋地！ 

 深秋天的朝陽，求你把我熱起來吧。 
 

 小廳內的一個古老音樂盒依然響著歌聲： 

  

風吹到那裏？水流向何處？ 

是否有所暗示？人生又有多少寒暑？ 

愛人我叫你一聲，你卻叫我走開， 

傷感的是，每年每月，每個故事。 

不怕等候，不要強留，一年一月，心底難受。 

歲月輪轉，白髮在頭。 

  

 

雲飄到那裏？藍天固在一處， 

裏面有所暗示，人生沒多少寒暑! 

愛人你身在何方？可有個晚上， 

想到我們，看見從前，一切種種。 

黑暗夜空，點點的星光， 

不怕寂寞，只愁懷念， 

萬水千山，天涯流浪。 

 

人生到哪裏？魂歸於何處？ 

裏面沒有暗示，只是人生寒暑。 

愛人你曾在一時，向我露個微笑， 

美麗故事，每年每月，多想擁有。 

遠遠那方，漫漫的長路， 

越過高山，跳過巨浪， 

愛人走來，卻擦身而過， 

沒有愛情，亦可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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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上橋下，風吹雨打。 

 

 

 看寧，查，福羅斯  -- 塞斯維爾時空人氏，星空研究員，時空星歷

2015.52.34471 出使到銀河系行星地球，以上是該研究員最後一次的傳訊，之後行蹤

不明，列為失蹤檔案處理。 

 

 

 

 

原文寫於一九八零年，已經三十二年。 

歲月神偷，故事中人已不知在何方呢！ 


